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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避暑状元”昆明 □ 张俊＞人生絮语

到山东曲阜瞻仰孔子墓、寻觅圣人遗迹，

是我的夙愿。几年前遨游齐鲁时，终于圆了

这个梦。

我记得，游罢城内的孔庙、孔府，便

匆匆出了曲阜城的北门，直奔孔林。

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

从曲阜北门至孔林的道路，古代称为“孔林

神道”。笔直的神道，桧树、柏树龙干虬枝夹道

而立。道中有一座石牌坊，上刻“万古长春”四

个大字。看看石牌坊上的题字，再瞧瞧道路两

旁的苍桧、翠柏，我禁不住叫了一声：“真是妙

极了！”距“万古长春”石坊不远，又有一座上书

“至圣林”的、高大的石木结构牌坊。这时，高

墙环绕的孔林就展现在眼前了。

跨过洙水桥，再穿过享殿，我终于心潮澎

湃地站在孔子墓前了。

孔子墓的墓碑共有两块，墓碑古朴厚重，

碑文圆匀秀美，一看就是地道的真迹，决非复

制的赝品。前一块文刻篆体：“大成至圣文宣

王墓”，是明英宗正统八年所立；后一块镌刻

有“宣圣墓”三字，也是篆体，为宋代所竖。我

正在惊讶于这两块墓碑何以能完整保留到现

在，却听见一位游客惊叫：“哟！这墓碑原来

是黏合起来的。”我仔细地看了又看，怎么也

看不出破绽，直到我转到墓碑的背面，才发现

墓碑果真是由许多碎片黏合而成的。这时刚

巧有一位年老的园林工人在我身边扫地，我

便好奇地问：“大伯！孔子墓碑的碎片如今一

块不少，修复时是从哪里找回来的？”老人哈

哈一笑：“墓地附近的群众和园林工人献出来

的呗！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一听说政府要

重修孔林，就纷纷把珍藏着的墓碑碎片献给

了国家。当时，还有几位老教师自愿到工地

参加义务劳动呢！”

我的心不禁一颤：多伟大的人民呵！人民

不但是文明的创造者，还是文明的捍卫者，人

民就像四周的苍桧、翠柏一样，装点着孔林、护

卫着孔林，人民必然和它们一样万古长春！

面对着古老的墓碑，我的思绪飞得很远

很远，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历史上的许多动乱

场面：群雄并起，外族入侵，山河破碎……但

破碎的山河很快就统一了，就像眼前的孔子

墓碑一样黏合得天衣无缝，弥补得亲密无

间。呵，是什么灵丹使华夏古国分能合、衰能

兴？是什么妙药使中华民族亘古长存？我想

正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没有传

统文化这根坚实的轴心，没有民族团结的向

心力，中国这个古老的历史车轮早就分崩离

析或是轴断轮飞了。当然，儒学这粒中国封

建社会的灵丹，不可能是挽救当今世界的妙

药，但若把它视为麻醉人的毒品、中国现代化

的羁绊，就未免信口雌黄了。

我第二次来到孔子墓前，已经是暮色苍茫

的黄昏了，游人大都已经离去，四周显得特别

宁静。树林深处，被暮色笼罩的孔子墓显得更

加庄严、肃穆了。我在孔子墓前站了许久、许

久。当我用深情的目光对墓碑作最后一瞥，也

准备离去的时候，突然想起司马迁在《孔子世

家赞》里的一段话：“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

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

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

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

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

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作者原工作单位：昆明市电机厂技校讲
师，76岁）

“天气常如二三月，花开不断四

时春”——明代杨升庵这流芳百世

的诗句，道尽了昆明的永恒魅力。

杨升庵大概没想到，他即兴写下的

“春城”，让昆明人骄傲了几百年，更

助昆明在世界避暑界“中了状元”！

喜欢走南闯北的我，四十多年

来走遍红土高原、往来神州二十余

省、游览海外二十余国。我多次困

于“桑拿房”：荡舟南京玄武湖觉热

浪扑身，走进吴哥窟似入烤炉，参观

泰姬陵似烈日炙面……每当身处这

样的环境，我恨不能化作滇池边的

一滴露水，藏进“睡美人”的房间。

十二年前我走进被誉为“上帝

宠儿”的卢塞恩时，曾浮想联翩。

资深导游力荐：瑞士名城众多，

如果只能去一处，可以不去苏黎世，

不去日内瓦，但卢塞恩不可错过！

参观完悲怆雄浑的“垂死狮子像”

后，导游竟罕见“开恩”，宣布为让大

家充分感受这世界著名避暑胜地，

关在这旅游车中的“鸟们”可以“放

飞”半天。

当时正值七月，我们从罗马的烈

日炙烤中，突然投入了卢塞恩的怀

抱。那凉爽，真是难以言传！看吧，

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映入卢塞恩

湖中，山下是一湖凉爽、晶莹剔透的

水；听吧，天鹅拍着翅膀欢唱：“凉！

凉！凉！”雪山之风挟着润肤的水汽

扑面而来，顿时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在

欢呼——仿佛回到了凉爽的昆明。

狂喜中我不禁得意地对“驴友”

们大放狂言：“朋友们，走遍全球，想

找避暑胜地吗？只有卢塞恩和昆

明！当全球大部分地区的人要靠空

调生活时，我们春城一推开窗子，就

得到春天！”——说此大话时，终觉

底气不足！我怕“驴友”质疑：“卢塞

恩是世界著名避暑胜地，你昆明算

老几？”

小城如诗画，山水似美酒。恍

惚间，我看见历代大师踏波而来：大

仲马惊叹这是“世界最美蚌壳珍

珠”，雨果竖起拇指称赞“此乃上帝造

物的和谐交响”，托尔斯泰、马克·吐

温等纷至沓来。如此多殿堂级人物

为一弹丸小城倾情“代言”，是收了

广告费么？非也！难道是少见多

怪？分明是动了真情！

长久以来，欧美人士奉卢塞恩

为全球避暑圣殿、“蜜月天堂”。似

乎新娘若未曾与新郎携手于此，便

如“脑子进了水”。此等偏爱欧陆风

光的审美，虽有些偏狭，也可理解。

好似一声春雷响！2020 年春城

人最关注的《春城晚报》传出为春城

纠偏的喜讯：昆明荣登“2020全球避

暑名城榜”，且高居榜首。成为“气

候状元”，而“上帝的宠儿”卢塞恩，

仅列第三名。（2020 年 5 月 18 日《全

球避暑名城榜出炉：“春城花都”昆

明拿下世界第一》）我的家乡春城，

终摘“世界状元”桂冠！“春城”，终于

完成了从“杨状元推荐”到“地球村

公选”为“气候状元”的华丽转

身。此刻，我终于能昂首挺胸，

堂 堂 正 正 地 吆 喝 咱 昆 明 的

“瓜”了。世界气象组织这杆

“公平秤”，精准称出了春城的

“斤两”——原来我们捧着的，不

仅是本土的甜瓜，还是顶镶着世界

级气候翡翠的桂冠。

或有乡人叫屈：这“避暑状元”

的桂冠姗姗来迟。可是，谁叫你春

城人过分谦逊，守着天赐的“甜瓜”，

却没有勇气将杨状元盛赞的“春城”

早早推向世界。

古语云：“不怕不识货，只怕货

比货。”试想，若某国际组织评选胜

地，十位评委中八位亲历A城，仅两

位涉足B城，投票的“天平”岂能不天

然倾斜？

如果让更多欧罗巴人士亲临华

夏，他们的“OK”定会慷慨地赠予这

片神奇土地。单以咱春城论，得天

独厚的气候与山水画卷交融，大概

天下难寻第二吧。

我爱避暑胜地的这对“双子星

座”——卢塞恩与昆明。可是当严

冬来临，“上帝的宠儿”已冰封雪飘，

没得宠的昆明因是“春姑娘”的恋

人，此时还是春意盎然的避寒胜地！

（作者原工作单位：华润昆明医
药有限公司，79岁）

你知道昆明城中心藏着举世无

双的“酒杯楼”吗？那两栋弧形建筑

如新月环抱，不仅承载着建筑艺术

的奇思，更铭刻着一个民族浴火重

生的历史印记与胜利荣光！这组建

筑群既是我童年记忆里流光溢彩的

剧场，又是成年后魂牵梦萦的文化

密码。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前，父亲

马少五是昆明市的政协委员和人民

代表，常去胜利堂开会。想当年，胜

利堂内几乎每周末都会放电影，赶上

国庆、春节这样的好日子，有时还能

看到关肃霜、袁留安、史宝凤这些名

角来演戏！

我攥着父亲的大手，蹦跳着走

向胜利堂时，总会好奇地仰头望望

路边那两栋奇特的弧形房子——它

们像一对弯弯的月牙，不论跑遍昆

明城还是到外地，也找不到相似的

建筑。

成年后我喜欢上了文史，听人

夸耀昆明有两座被称为“酒杯楼”的

建筑，我翻了一堆史料，发现原来它

就是我从小就熟悉的胜利堂旁的

“姊妹楼”。

建造胜利堂的故事得从1943年

讲起。当时昆明市政府向能工巧匠

们广泛征集这一建筑群的设计方

案。一展开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杰出

建筑工程师李骅（字龄华）先生的平

面图即看到——胜利堂宛若一架待

命起飞的“二战”飞机，象征着“胜利

之鹰”，这个设计立即征服了评委。

它与时代风云相关——云南是中国

航空的摇篮，飞虎队驼峰航线与这

片土地血脉相连，所以一举夺魁。

胜利堂的修建很有来头，曾与重

大的历史挂钩，所以名字也跟随着历

史的风云变了几次：曾叫过“志公堂”

“中山纪念堂”，直到 1946 年初它落

成那天，它改名为“抗战胜利堂”。

“酒杯楼”建筑群是胜利堂的配

套景观，这位设计师看着云瑞东、西

路那弯弯的走势，灵光一闪，就把它

变成了气派的中式高脚酒杯，将主

体建筑胜利堂环抱其中，成为杯中

美酒！

不过要看清这“酒杯”的样子你

得从天上往下瞧：云瑞东、西路是杯

壁，云瑞北路是杯口，椭圆形的云瑞

公园就是托起酒杯的底座——这“金

樽美酒”，把云南人“举杯庆胜利”的

欢腾劲儿，喊得震天响！

我也从天上往下瞧——我找到

一张航拍的胜利堂上空鸟瞰图，奇怪

的是，我横看直看这高脚酒杯还是只

有一只，然而据文字资料记载，大家

众口一词都说这个图像是“双杯庆胜

利”！带着这一疑问我又重翻史料，

反复琢磨，终于找到最权威的说法。

昆明市档案馆和文史专家都肯定说

“双杯”没有错。他们还有原始物证：

胜利堂的设计者（建筑师李骅）1946

年提交的方案明确标注了两边环形

楼对称布局的概念，就是让它构成

“双杯”，象征举杯共庆抗战胜利。

可能是自己多年来撰写文史文

章，变得过分“老实”失去了应有的想

象力，失去了浪漫思维。是啊，我们

喝交杯酒、盟誓酒，干杯时有谁是一

人独饮？都是以“对杯”形式出现，所

以“双杯”可以不实指两个酒杯，而是

通过建筑群的整个布局，营造出“举

杯庆贺”的动态场景。它是一种象

征，这一设计既符合建筑美学，又深

刻融入了抗战胜利的纪念意义。

建造弧形建筑因难度极高，全球

类似的建筑，现在仅存三座：另两座

为纽约熨斗大厦、上海武康大楼。建

筑史学家吴良镛曾赞叹这“酒杯楼”

是“抗战版的兰亭雅集”。

八十载风雨中，胜利堂建筑群一

直是昆明不可替代的文化地标。

1950年曾改名为“人民胜利堂”，2006

年，国务院批准恢复原名“抗战胜利

纪念堂”，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作者原工作单位：昆明市中医
医院退休干部，76岁）

“举杯庆胜利”的建筑 □ 马俊英＞昆滇往事


